
“易安体”：古代女性文学高峰及其成因 

李清照 (自号易安居士，其词被称之为 “易安 

体”)的创作成就，远远超过宋以前所有其他女诗人， 

如蔡琰、薛涛等，也超过了她稍前与稍后的魏夫人和 

朱淑真。宋以后所有女文学家也无出其右者。李清照 

堪称亘古女文学家中之第一人。她的词不仅是中国 

女性文学艺术的高峰，在整个文学史上也占有杰出 

的位置。在以男权为主的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的 

最底层。突然间，李清照作为一位女性不仅闯入被男 

性长期垄断的文坛，并且登上与男性名家平起平坐 

的位置，无怪历代文人评家对此惊诧赞叹而刮目相 

待了。杨慎说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 

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于闺阁也。”(杨慎 

《词品》卷二)陈廷焯说 ：“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 

可观”，“妇人有此，可谓奇矣。”(陈廷焯《白雨斋词 

话》卷二)谭玉生在《论易安词》绝句中说：“若并诗中 

论位置，易安居士李清莲。”他认为李清照的创作成 

就同辉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李白一样，璀璨而显 

赫。正因为如此，后代对仅存四十余首词的李清照怀 

有极大的研究兴趣。仅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九年的 

四十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有关李清照及其作 

品研究的论文一百五十余篇(不包括港、台及国外)， 

研究专集八种，整理与校勘作品集五种，已超过 4O 

年来关于苏轼 (论文 110篇)和辛弃疾 (论文 130余 

篇)等一流大家的研究。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 

只出现一个李清照?在李清照出现以前和她退出文 

坛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为什么不再有同她并驾比肩 

的女文学家出现?这些问题，过去研究还涉及不多。 

本文拟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她对词体形式的体认 

■ 以及对“精妙”的执着追求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乱离的苦闷与难以言说的孤独情怀 

前人已充分注意到李清照的天资、学识及家庭 

环境对她成长为杰出女词人的重要条件和影响。“易 

安才高学博，近代鲜论。”①“姿才俊逸由天授，太白 

东坡比高秀。”(樊增祥《题李易安遗像》)“《金石录》 

①王士禄《宫闺事迹艺术考略》引《瑞桂堂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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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精凿，清照实助成之。”(周乐《题李易安 

遗像并序》)“清照亦笔削其间。”(杨士骧《山 

东通志 ·艺文志》史部)“明诚著《金石录》，乃 

共相考究而成。”(朱凯《(打马图)跋》)“父为 

元祜党人最，母是祥符状元裔。外氏亲传懿 

恪衣，小时熟读名园记。归来堂里小鸳鸯，翁 

佐崇宁政事堂。郎典春衣携果饵，妾蠲珠翠 

市琳琅。古今无此闺房艳，携手成欢分手念。 

无钱长忆牡丹图，惜别悲吟红藕簟。”这些诗 

句，几乎全面概括了李清照的天赋、才能、家 

庭环境与早年温馨的闺阁生活。如果李清照 

的一生始终处于这种安定、祥和与幸福之中， 

她的创作成就，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另一魏夫 

人而已。促使李清照快速成长并走向辉煌的 

根本原因之一，是“靖康之变”和她的南渡。 

南渡之前，李清照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局 

限于咏叹自然景物和抒写离怀别绪的范围之 

内。如 《如梦令》C常记溪亭El暮”)、《怨王 

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如梦令》(“昨夜雨 

疏风骤”)等。这些词，笔调轻灵，音韵和谐， 

清新自然，优美如画，读之令人 旷神怡。早 

期，李清照还写有相当数量作品，反映她与丈 

夫赵明诚短暂分别后的离恨相思与内心苦 

痛。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醉花 

阴》C薄雾浓云愁永昼”)等。后一首结拍的 
·

“人比黄花瘦”，已成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 

然而，浓厚的学术空气，美满的爱情婚 

姻，饭后茶余的诗词唱和，霎时间便被战争的 

鼙鼓敲得粉碎。为了逃避金人的践踏和杀 

戮，为了大宋王朝的恢复与统一，作为弱女子 

的李清照也不得不杂在广大逃难人群之中， 

仓皇南下，去寻找已先期南渡的赵明诚。不 

幸的是，李清照南渡后的第二年(建炎三年八 

月)，丈夫赵明诚便猝然病故。从此，李清照 

“漂流遂与流入伍”，进入了她艰难孤苦的后 

半生。她先是从池阳奔建康，后又从湖州奔 

洪州，洪州失陷，又奔台州，之剡州，走黄岩， 

奔行在，并随南宋小朝廷由海道之温州，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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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又之衢州，之越州，赴杭州。一个为避金人 

南下侵扰而四处逃亡的孀妇，经历了人们难 

以想象的困窘艰辛。不仅如此，在经过近六年 

的颠沛流离之后，李清照夫妇节衣缩食长期 

积累下来的金石文物，已丧失殆尽。据她《金 

石录后序》所写，“建炎丁未 (1127)春三月”， 

明诚“奔太夫人丧南来”，因携带不便，已开始 

筛选与舍弃其收藏之金石文物，“去书之重大 

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歉识 

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虽然如 

此，仍载十五车南下，足见赵明诚所藏金石文 

物的丰富。但南下后，又经多次折腾，“金人陷 

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 

云烟。”后又因有人诬陷她家以玉壶赐金人， 

“余大惶怖”，“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 

外廷投进”，“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 

矣。惟有书画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 

榻下。”尽管如此珍贵小心，不幸的事情终于 

发生，仅存的少许文物复又被盗，“穴壁负五 

簏去，余悲恸不得活。”后又通过重赏，勉强收 

购回十八轴，“其余虽不可出。”“所有一、二 

残零，不成部秩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 

爱惜如获头目，何愚也耶?”金石图书文物的 

丧失，是李清照一生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正 

如她在《序》文中所说：“悲夫!昔萧绎江陵陷 

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 

悲身死而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 

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 

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 ，不肯留在人 

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余自少陆 

机作赋之二年 ，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 

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据现有资料， 

李清照曾“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胡仔《苕 

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赵死后，再嫁某 

氏，讼而离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李清 

照是否改嫁，尚在争论。如此事属实，则其因 

改嫁而遭受的痛苦与折磨无疑是李清照晚年 

所遭受的又一沉重打击。李清照南渡后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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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正是在这接踵而来的沉重打击与无穷 

忧患之中度过的。作为一代女词人，李清照 

的生命是由四个方面的维系支撑而存活的。 

国破家亡、丈夫早死、文物丧尽，已使她失去 

生命支柱的四分之三。李清照晚年苦撑苦熬 

而能得以存活，完全是靠词的创作这唯一的 

生命支柱支撑着 ，才走完她人生的最后历 

程。连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到，她晚年的艰难 

跋涉，正是朝向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巅峰攀 

登。“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 《题遗山诗》)李清照后期的创作，也体 

现了这一辩证关系。国家的不幸和由此而造 

成一连串个人的不幸，实在是对李清照身心 

难以承受的摧残：安定芬馨的早年生活突变 

为长时期的颠沛流离；美满的婚姻竞变成畸 

零的孤孀而又全无子嗣；精心收藏并借以进 

行学术研究的金石文物丧失殆尽；追随朝廷 

四处流亡的爱国赤心反遭 “玉壶颁金”的诬 

陷。这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氛围与个人 

遭际，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词人心灵上造成永 

难平复的创伤。这诸方面的综合，便决定了 

“易安体”晚期的内容、风格与特色，集中体现 

为：难以释解的忧患情结；难以排遣的孤独意 

识；难以实现的精神超越。 

难以释解的忧患情结 。前人说李清照 

“南渡来常怀京、洛旧事。”(张端义《贵耳集》 

卷上)怀旧，便是伤今。如初至建康所写的 

《添字采桑子》：“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 

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武 

陵春》下片：“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声 

慢》结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贯穿在这些 

词里而又无法了断的“愁”字，实际上已升华 

为当时所有苦难大众的共同心绪，震响着时 

代的音声，而非个人的一己之悲。梁启超说 ： 

“此盖感愤时事之作。”∞此外，《临江仙》(“庭 

院深深深几许”)中之“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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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以及“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 

谁怜憔悴与飘零?”还有《蝶恋花》中“永夜恹 

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等词篇词 

句，均非个人的忧患，而是明显地抒发了感时 

伤世之情与深沉的故国之思。 

难以排遣的孤独意识。在封建社会，作为 

孤孀而又无子嗣，其晚年的寂寞孤独与艰难 

困苦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这种深层次的孤独 

意识，弥漫于词作的字里行间。如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词咏梅萼残枝，实亦词人 

自身写照。“残”，是贯串上下片的主导激情。 

梅，虽仅存“残枝”、“残蕊”，但清香透骨的本 

性却至死不易。成功地传达出词人忧国怀乡 

与深层次的孤独感。另首 《孤雁儿》，原调名 

《御街行》，但词人却偏偏用《孤雁儿》名篇，为 

的是更准确地传达出她形只影单的孤独情 

怀。“孤雁”正是词人 自身境遇的象征。据周焊 

《清波杂志》卷八载：宋高宗建炎初年李清照 

仓皇南渡，与知江宁府 (今江苏南京)的丈夫 

赵明诚相聚。逃难后的欢会，使词人暂时淡化 

了南逃的惊惧危难。“每值大雪，即顶笠蓑，循 

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但第二 

年八月其夫赵明诚病逝。此后，每值雪后梅开 

便不免忆起当年踏雪寻诗、邀夫赓和的情 

景。《孤雁儿》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 

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里三 

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恨意。 小风疏 

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 

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 

上，没个人堪寄。 

上片，起二句述寡居之苦，三、四两句抒 

孤怀索寞。结三句因闻笛而引起当年清游之 

思。下片抒悲今悼昔之孤独难耐。“吹箫”两句 

①见《艺蘅馆评选》关于《武陵春》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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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秦穆公女弄玉与萧史故事，暗示夫逝楼空， 

无人同游共赏。结拍三句化用陆凯赠梅范晔 

故事，表达沉重的哀思。全词把咏梅与悼亡 

绾合在一起，词人的自我形象也顺乎自然的 

凸现出来。失落的忧患与情绪的孤独已成为 

李清照晚期词创作的基调并贯穿始终。 

难以实现的精神超越。李清照毕竟是一 

个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争强好胜，自命不凡 

而又才华横溢的女词人。无穷的灾难，无尽 

的艰辛与无情的打击，虽然使得她无法逃避， 

更无人庇护，但她并没有被击败，也没有绝 

望。对未来仍充满了向往，她在努力挣扎、追 

求，始终如一地憧憬着超越与解脱。《渔家 

傲》一词便是这种精神境界的具体写照：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 

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 

归何处? 我报 日长嗟日暮，学诗谩 

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 

舟吹取三山去。 

词借梦境的描述，创造出一个幻想中的神话 

世界：驾一叶扁舟去乘风破浪，像鹏鸟一样， 

磅礴九天，追求一种永恒的价值，永恒的解脱 

与超越。在当时，这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幻想， 

所以词题日“记梦”。李清照当年万万没有想 

到，她的价值已经实现，她的幻想、追求，她的 

梦境已经化为真实。她留下少得令人为之惋 

惜的四十余首歌词，便是她梦中的“风鹏”与 

“蓬舟”。她借助这四十余首歌词的“惊人”之 

“句”，破浪乘风，到达了彼岸，实现了超越，获 

得了永恒。 

女性的锐感与词体形式的完美契合 

李清照传世歌词虽少，但却以其公认的 

价值与高品位而获得杰出词人的历史地位。 

李清照歌词的艺术特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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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评家对此有过许多描述与概括。大同小异， 

迄未见完全一致。角度不同，言人人殊，不必 

强求。但如果以简单的语言来概括，那么，李 

清照歌词的艺术特质，就在于它是真正意义 

上的女性文学。《邶擐记》中曾记载这么一段 

有趣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 

明诚叹赏，自愧不逮，务欲胜之，一切谢 

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阌，杂易 

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 

日：“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 

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 

安作也．。 

这一则故事保留下李清照夫妇伉俪情深与诗 

词唱和的可贵资料。对此，一般均理解为赞美 

李清照才华横溢，无与伦比，赵明诚难以望其 

项背。表面看，这一理解无可挑剔。但细按全 

文，似又不尽然。试想，赵明诚三日内便能完 

成五十首 《醉花阴》词的创作，并敢于用假冒 

伪劣的产品来鱼目混珠，以胜其妻。平心而 

论，其智商与才华也决不会与李清照相去甚 

远。“莫道不消魂”三句之所以“绝佳”，并不完 

全在于说明李清照与赵明诚二人才能之高 

下，而在于强调李清照女性的审美锐感，胜过 

了“男子而作闺音”(田同之《西圃词说 ·诗词 

之辨》)的赵明诚。明诚“务欲胜之”是根本不 

可能的，即使他 “忘食忘寝”三十日夜也不 

成。以己之所短而欲胜人之所长，其可得乎? 

李清照的优长，就在于她有着极其敏锐的艺 

术直觉和极其细腻、新颖而又自然活泼的艺 

术表现才能。李清照的这些优势，作为男性词 

人，“胜之”，不可能；学之，也不可能。前人似 

乎已于不知不觉中触及到这个问题。胡仔说：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 

道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意 

思说，这 “绝佳”的词句是女性生活中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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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感觉，不仅男性词人难以道得，也是一般 

女性感受不到，写不出来的。 

词，作为新的诗体形式，从它诞生那天开 

始，就同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写女性，歌女 

性，塑造女性形象，代女性立言，开掘女性深 

层次的内心情感，抒写女性情爱与婚姻中的 

欢乐、幸福、悲痛，直至愤怒的指斥与控诉，产 

生过许多名篇佳构。但是，因为这些作品几 

乎全都出自文人之手，是典型的“男子而作闺 

音”，所以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表现出对女 

性的扭曲、丑化、狎弄与污辱，即男性褊狭视 

角与某些阴暗心理的一种外化与渲泄。这种 

现象又同当时歌女即席演唱以“娱宾遣兴”密 

切相关。所以词的特色被评家认为是 “香而 

弱”(王士祯《弁州山人词评》)，也就不难理解 

了。作为占人类半数的女性，任凭男性去随 

意描写、刻画与代言，又怎能避免扭曲、丑化 

与变形?李清照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沉闷窒 

息的历史格局。这不仅是词史上，也是整个 

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 

在中国漫长历史进程当中，还很少出现击败 

须眉男子使男性文人膺服的女性文学家或女 

性词人 。 

既然词之品地已被认为是“香而弱”，“诗 

庄词媚”的疆界已十分鲜明，李清照自然也认 

同了这一传统。她那篇著名的《词论》，系统 

地总结了词的发展历史，阐述了词之“别是一 

家”的性质与特色。“易安体”，实际上就是她 

“别是一家”理论的具体实践。她不仅对词这 
一

形式有透彻理解，对自己的才能和优势也 

了如指掌。她不可能像其他男性文人那样获 

得更多的政治参与与广泛的社会活动，因此， 

在李、杜、元、白、韩、柳、欧、苏这样影响文学 

发展进程的大家出现以后，无论为诗为文，她 

都不可能超越前贤，只有在词的创作尚未进 

入高峰以前，在善于抒写和表现女性生活情 

感的艺术领域，向男性词人挑战，一决高低。 

她在《词论》中，对南唐的“李氏君臣”(李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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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冯延巳等)，对宋代的柳永、张先、宋祁、 

沈唐、元绛、晁端礼、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 

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名家，都有不同程度 

的批评直至尖锐指责。正是在此全面研究与 

尖锐批评的基础上，李清照树立起胜利的信 

心，明确了前进方向并全力创作 “别是一家” 

的、真正属于女性文学的歌词。她界限分明地 

用诗体形式议论时政，抒写壮怀，抨击丑恶现 

实。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见《说 

诗隽永》)“满眼骅骝杂骤骣，时危安得真致 

此。木兰横戈好女子 ，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 

相将过淮水。”(见《癸巳类稿》)其《乌江》诗 

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这些诗句，昂扬奋发，壮声英 

概，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真可立顽警懦。但 

她深知这方面的创作因性别与客观限制而非 

自身的优长。她的优势在于通过词体形式抒 

写女性的生活，在于写出真正的女性的觉醒 

与自我发现，多侧面地展示传统中国文化造 

就的典型的中国女性心态与国难当头在女性 

心灵上造成的影响。 

首先是发现自我。词人的女性自我意识， 

觉醒的很早。在早期的《点绛唇》①词中，词人 

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形象的创造，几乎是同步 

进行的。她把自己描画得如此特异而清出：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 

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划金 

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短短四十一字，少女的天真活泼、机敏而又淘 

气的神态，全都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并远远 

胜过男性视角所描画的“秋千”，如：“绿杨楼 

外出秋千”(欧阳修)；“隔墙送过秋千影”、“笋 

①《点绛唇》一词，《词林万选》、《历代诗余》均作无 

名氏作，近时研究多认定为李清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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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秋千游女并”(张先)；“墙里秋千墙外道” 

(苏轼)等。原因在于词人写的是她自我 “蹴 

罢秋千”之后的情感活动，她不是旁观者，与 

男性视角的客观赏赞、虚拟联想，判然有别。 

这是游戏中的自我发现。其次是在大自然中 

的自我发现。闺阁生活对于女性的桎梏和局 

限，促使女性对大 自然有着更深的情感交流 

与更细腻的审美愉悦。投身大 自然的怀抱， 

获得更大的自由，从而发现更多的自我。“水 

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 

孙》)“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着心情好。” 

(《菩萨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 

起一滩鸥鹭。”(《如梦令》)词人眷恋着大自 

然；大自然也眷恋着词人：“眠沙鸥鹭不回头， 

似也恨，人归早。”(《怨王孙》)词人的生命已 

同大 自然的生命交糅互渗，合二而一了：“昨 

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 

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如梦令》)在醉意与浓睡之中，词人仿佛进 

入庭院，变成为被雨打风吹的海棠，经历了凋 

零之苦。所以她才毫不含糊地纠正“卷帘人” 

的粗疏：“应是绿肥红瘦!”再次，是在爱情中 

的自我发现：“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 

盏深和浅。 ‘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 

到千千遍。”(《蝶恋花》)“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来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 

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在两性情感关系 

中，词人发掘出自我内心深层持久的爱。“易 

安体”中多数篇章，都或隐或显地同这种情爱 

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种情爱所结出的葩 

华。研读“易安体”，进一步证明人性最深妙 

的美更多地存在两性之间。 

其次是深情自恋。女性的自我发现，最 

终导致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和自许。但因当时 

社会历史环境的拘限和桎梏，女性自身的价 

值又无法得以实现，由此而必然产生自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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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与自恋。这乃是当时女性在可能范围内对 

自身价值的一种体认和维护。“易安体”中前 

期作品就是自身价值强烈要求实现的一种表 

征。前引《醉花阴》及其流传的故事，就是这种 

自恋情结的一种满足。《金石录后叙》所写：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 

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 

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 

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在争强好胜的背 

后，深隐着的是女性的自负。《蝶恋花》：“醉莫 

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满庭芳》： 

“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庆清朝 

慢》：“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妖娆 

艳态，妒风笑月，长璐东君。”这些词都不同程 

度地流露出词人的自矜和自恋。 

第三是自慰自怜。这主要表现在晚期作 

品之中。在词人跌入夫亡家破、孑然一身的悲 

惨境域之后，不仅没有谁来和她共同承受沉 

重的打击，无穷的灾祸却又接踵而至。《临江 

仙》：“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 踏雪没 

心情。”《蝶恋花》：“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 

粉花钿重。 ‘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 

弄。”《渔家傲》：“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 

花不与群花比。”事实上，词人却经常含蓄地 

把自己比作遭受摧残的群花。《声声慢》：“满 

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词中的 

“黄花”，不就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么?怜花，即 

是自怜。从早期怜惜海棠到晚年怜惜菊花、梅 

花，都是这种自怜情感的“外化”。自怜，给满 

是创伤的心灵以抚慰，并借以求得心理的平 

衡。 

最后是庄敬自强。自强，贯穿李清照的一 

生，也潜沉于作品篇章字句的各个角落。晚期 

表现尤为突出。在南宋妥协之风甚嚣尘上，小 

朝廷一味媚外求和之际，“木兰”便是她内心 

倾慕与效仿的榜样。这种自强、自爱、自尊、自 

重的精神，鼓舞词人度过艰危的后半生，也贯 

穿于她那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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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些抒写忧患与孤独意识的作品，在最 

深层次上，也是这种自强精神的另一种形式 

的反映。《永遇乐》中的“来相召、香车宝马， 

谢他酒朋诗侣”以及“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 

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等等，都是这种 自强、自爱、自尊、自重精神的 

反映，而不能相信她“怕见夜间出去”只是因 

“憔悴”与“霜鬓”而浅之乎视之。自强，是心 

灵的自我拯救；自强，是同命运的有效抗争。 

从少女的自我发现，中间又经历了自恋、 

自怜到晚年的自强，李清照作为女词人的自 

我形象，便通过词这一诗体形式被她自己完 

美地塑造出来。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任 

何一个女文学家，能自始至终地、多侧面地抒 

写和表现自己思想与情感的全部历程。而这 
一

切，又完全是通过女性的视角，运用女性的 

口吻，传达出女性的声情与女性特有的审美 

感受。“易安体”的内容、思想、情感、手法、语 

言包括音韵的特殊处理 (如 “寻寻觅觅，冷冷 

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的运用)，均与 

善于表达女性生活情感的词体形式，达到水 

乳交融的完美契合。王国维说：“词之为体， 

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 

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 

话删稿》)缪钺先生发挥此一论点并将词体形 

式的特点与李清照性格特征联系起来，称誉 

李清照“为纯粹之词人”，并说：“词之为体，要 

眇宜修，本以妍媚生姿，贵阴柔之美，李清照 

为女子，尤其能得其天性之所近。”(《灵豁词 

说 ·论李清照词》)此论贴切而又精当。 

词艺的“精妙’’与 

“别是一家’’的追求 

李清照以为数不多的词篇登上中国古代 

女性文学的巅峰，又跟她毕生追求词艺的精 

妙密切相关。何谓“精妙”?“精”，即精致，精 

粹，精深，精细，精纯，精到。“妙”，即高妙，神 

妙，美妙，奇妙，深妙，超妙，直至妙不可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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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无垠。评家已充分注意到她的《词论》，但却 

很少有人注意她另一奇文《打马图经自序》。 

表面看，后文讲述的是博奕嬉戏之技，其实， 

博奕嬉戏之技与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甚至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是一脉相通 

的。该文开头所论，就十分深刻透辟，不妨引 

出一读： 

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 

则无所不妙。故庖丁解牛，郢人运斤，师 

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 

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 

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 

圣人之道，不至圣处，虽嬉戏之事，亦不 

得其依稀仿佛而止者，多矣。夫博者，无 

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 

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且平生 

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矣。 

这段话内容丰厚，深入浅出，可从中悟出许多 

道理。一、文章开头便提出个“慧”字。也就是 

首先要有聪明才智。因为聪明，有才智，才能 

体悟 自己所从事的事情 ，并由此而无所不 

“通”，无所不“达”，这可以说是“观其大略”。 

二、光“通”不行，还要“专”。术有专攻才能臻 

“精妙”之极致。三、自古各行各业之所以能有 

自己的拔尖人物，其原因只在 “务于精纯”， 

“妙而已”，“精而已”。四、坦率讲出自己喜欢 

博奕之类的游戏。所谓“博奕”，其要害也就是 

争先的接． ：“争先术”。不仅如此，还需全身 

心沉浸其中，直至废寝忘食。只有如此，才能 

体现出一个“精”字。 

《打马图经自序》写于绍兴四年(1134)金 

华避乱期间。如果把这段文字同她在《金石录 

后序》所写跟丈夫斗茶赌记忆争胜负之事联 

系起来，便可进一步看出李清照广泛的生活 

兴趣与争强好胜的个性特征，说明她不 何 

事，即使偶一为之，也必全力以赴，不达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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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之境，决不罢休。“易安体”之所以能以少 

胜多，是跟她在词的创作上的“慧、通、达”，直 

至“专、精、妙”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其他大 

词人的成就也是慧通精妙的产物，而李清照 

的“精妙”，乃在于“别是一家”的“精妙”。简 

言之，即：(一)词学观念的“别是一家”；(二) 

审美体验的“别是一家”；(三)女性意识的“别 

是一家”；(四)艺术手段的“别是一家”。 

词学观念的“别是一家”。易安《词论》提 

出的 “别是一家”说，与南渡后 《打马图经自 

序》所强调的“精妙”说，是上下关联，互为表 

里的。如果说，“别是一家”是强调并维护词 

之为体的自身特点与内在规律的话，那么， 

“精妙”之说，则是确保并体现词之有别于其 

他诗体形式的必要条件。不达 “精妙”之极 

致，则面目模糊，韵味寡淡，不仅难于词坛争 

先，且难 自立于中国文学艺术之林。《词论》 

中对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系统总结，对词家 

创作得失的尖锐批评，措辞严苛，但同时又从 

正面提出具体主张和要求，即：协音律，反尘 

下，有妙悟，讲求 “铺叙”、“典重”、“精致”与 

“故实”，等等。其主导精神，就在于维护词之 

“别是一家”这一生命线，以永葆其自身本来 

面目。李清照这一独立见解和敢于从本体特 

征上来要求发扬词的优长，在当时具体历史 

条件下，尤其是作为一个女词人，更是十分不 

易的。她的“别是一家”的宏论，在当时就遭 

到了批评与反对，但胡仔也不得不承认：“其 

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联系《打马图 

经自序》，可以看出，《词论》中的有关批评与 

具体要求，正是词体 自身存在的条件与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与其他诗体形式“争先术”的 

必要手段。后人误以为“易安体”之所以卓然 

自成一家，仅仅在于她的天才，在于 “慧则 

通”，而未见其 ‘ 昼夜每忘寝食”的“争先”与 

“专精”精神。一个对博奕能全力以赴甚至废 

寝忘食的人，当她面对极其郑重的歌词创作 

66 

时，自然更加舍生忘死地将自己的生命作整 

体投入，切不可因“易安体”活泼自然，亲切感 

人，口语白描，到口即消，便误以为来之甚 

易。其实，“易安体”(特别是后期作品)字字看 

来皆是血，推敲辛苦不寻常。“易安体”，句句 

篇篇都是生命投入的结晶。 

审美体验的 “别是一家”。从根本上讲， 

“别是一家”，又是从审美体验与其他文体形 

式不同这一角度提出来的。词之审美，从其开 

始产生之日起，便有别于诗文。所以李清照既 

批评苏轼某些词是 “句读不葺之诗”，又批评 

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人 

必绝倒，不可读也。”表面看，似乎是从形式、 

语言、音律方面强调词与诗之不同，但其实质 

却是强调词的审美体验应与诗文有细致差 

别。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听觉的审美， 

视角的审美与综合性审美。所谓听觉审美，即 

听觉的怡悦，也就是要求歌词创作必须具备 

自身的音乐美，并且要求从演唱效果来检查 

歌词之是否协律动听。正如《词论》所描绘的 

那样： 罢，众皆咨嗟赞赏”；“及转喉发声， 

歌一曲，众皆泣下。”视角的审美，即优雅怡愉 

的审美视角0《词论》要求歌词创作必须文雅、 

典重、奇妙，文彩鲜明，而不能词语尘下。如批 

评黄庭坚词 “良玉有瑕”，就是针对其美感视 

角方面的缺欠而言的。所谓综合性审美，则是 

指整体性心理情感的审美，亦即各种感官的 

综合。如批评秦观词“譬如贫家美女，虽极艳 

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以上所引，均不能认 

为是简单的设譬，而是审美体验的一种情绪 

化与形象化。“易安体”就是按自己的审美理 

想与审美体验来进行创作的。“易安体”的所 

有作品，几乎都是诗、文无法表达的思想情感 

与审美体验。那些责备“易安体”内容狭窄或 

认为其内容可用诗、文表达的评家，不妨试着 

把“易安体”改成诗、文，或者把前引李清照的 

诗改成词，其结果还会有“易安体”这“别是一 

家”的韵味么? 



“易安体”：古代女性文学高峰及其成 

女性意识的 “别是一家”。对此，上文已 

有论述。这里强调的是，“易安体”不仅有别 

于男性词人的作品，即使同宋代另两位著名 

的女词人魏夫人与朱淑真相比较，也有明显 

之不同。魏夫人生活于北宋中期，又是宰相 

夫人，生活安逸，其词虽也涉及离愁别恨与闺 

阁风情，但在女性意识上，远不如李清照鲜明 

突出。朱淑真因婚姻失意，女性意识很强，但 

她的词只局限于闺阁庭园、恋情相思以及嫁 

非所爱的内心苦痛。再者，朱淑真生活于南 

宋前期，尚未遭遇李清照那样的颠沛流离。 

只有李清照经历了北宋灭亡与南宋偏安所造 

成的颠沛流离之苦。凡此，均逐渐积淀成李 

清照心灵深处有别于其他女词人的女性意 

识。“易安体”中“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 

诸作，不仅赵明诚“不逮”，更重要的是：“此语 

若非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王闽运《缃绮 

楼词选》)南渡后的“寻寻觅觅”、“起解罗衣聊 

问夜何其”、“欲语泪先流”、“不如向帘儿底 

下，听人笑语”等词与词句，其中深层次的故 

国之思与亡国破家的深悲巨痛，也不是男性 

词人所能状得者。“易安体”在女性意识独创 

方面，可简单归结为以下四个特点：让最具体 

的感触一般化；把最个人的感情普泛化；使最 

浮面的感觉悠远化；将最深沉的感受白描 

化。于是，“易安体”便成为真正具有女性意 

识的“别是一家”词。 

最后是艺术手段的 “别是一家”。“易安 

体”还特别致力于歌词的韵律美，使词体变成 

有意味、有生命的诗体形式。体现音乐节奏 

的词体长短不齐的旬式，是与人类不同类型 

的情感活动相吻合的。音律的轻重起伏、长 

短错落，与词人精神活动是相对应的。因此， 

词调的选择对词人来说，相当重要。李清照 

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孤雁儿》、《声 

声慢》之类的词，从词牌名称到思想内容，再 

到双声叠字以及唇齿音的穿插往来，不知耗 

尽多少心血，才能匀圆妥贴，达到自然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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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口语白描，体近人情；委婉曲折，层层深 

入；情致真挚，善于铺叙等，均成为“易安体” 

的重要特征。张端义说李清照“以寻常语度入 

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张端 

义《贵耳集》卷上)但是，不论 “炼句精巧”或 

“平淡入调”，在“易安体”中，均能自然浑成， 

打点匀净，研炼至极，转趋平淡，虽妙到毫端。 

却不见痕迹，甚至连李清照自己也不知其所 

以然了。“庖丁解牛”，是专精独诣的境界；“郢 

匠运斤”，是巨匠良工至善至乐之境。“易安 

体”便是这种专精独诣与至善至乐的完美体 

现。 

就这样，李清照以四十余首“易安体”而 

登上女性文学的高峰，并且获得婉约词大家 

的美誉。李清照的出现至少有两重极为重要 

的作用。首先是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婉约词，她 

还通过自己的创作证明婉约词有着巨大生命 

潜力。李清照生活于苏轼和周邦彦两大词人 

之后。苏轼以其雄放杰出的创作，开创了豪放 

词的传统。周邦彦在词律的规范化与词艺精 

严方面为后世开辟出无限法门。自然浑成，四 

照玲珑的传统婉约词，似乎已经进入夕辉残 

照、衰微没落的历史阶段。然而李清照的出现 

却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传统的婉约词却能 

“落 日熔金”，实现了另一次辉煌。另一重要作 

用便是传统婉约词在最深层次上同豪放词交 

糅互渗，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 

不失传 约词自身的本色。“易安体”终于 

达到了 最深 末最醇，韵最远，艺最精，风最 

正的艺 度，所以后代视 “易安体”为词之 

正宗。王士祯说婉约一派至漱玉而“极盛”，并 

多次强调 “婉约以李易安为宗。”(《花草蒙 

拾》)“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 

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王又华《古今 

词论》引沈去矜语。) 

李清照在当时及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均 

产生过巨大影响。正如况周颐所说：“易安笔 

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蕙 




